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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韩国钧被“误作污吏”
□彭潍 丛越

范姚夫人为何避寿石港
□羌松延

余西的竞元猪行与竞成油坊
□王士明

清末张謇从南通去江宁用了多少时间
□田鹤年

范姚夫人即姚蕴素（1864—1944），字倚云，近代享誉苏皖文坛的女
诗人。她成长于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的桐城姚氏，又以文字姻缘成佳
偶，26岁时嫁通州名士范当世为继室，诗歌酬唱，伉俪情深，传为佳话。
1906年，应张謇之邀，担任通州公立女子学校（年底改设为“通州公立女
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

1933年春，范姚夫人的七十岁生日快要到了。然而“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侵华野心昭著，且不断引发事端。面对如此时局，范姚夫人表示

“不欲言寿，将避于外”，并自4月8日起，连续在《通通日报》头版刊登《范
姚启事》，婉拒各方祝寿：

犬马之年七十矣，家人子侄请于生日治觞酒燕宾客，此亦世俗之常，
无事犹豫。惟国难未已，村落戒严，宗周之忧嫠也与共，非时而乐，心所
不安。敢于是日敬谢上客，礼佛郊行，并令家人随侍几杖。从者莅止，恕
不拜迎。谨先布启，敬希鉴谅不恭。

离开通城避寿石港的范姚夫人颇为享受宁静的乡间生活。受张慕
昭女士之邀，她来到六总埠口、范公堤西的张姊家中。感动于主人陈稚
樵夫妇的热情相迎、置酒款待，范姚夫人曾有诗致谢：“惕蠹轩前月，春和
澹荡风。残年悲世乱，高谊感情隆。嫩柳含烟碧，夭桃带雨红。范公堤
上路，芳草遍青葱。”她还被那“极目平原，田畴千顷，庐舍幽敞，花木敷
妍，鸟声清脆，万绿当门”的乡村景色吸引，进而生发出“诚隐者耕读避嚣
之所”的感慨，并为陈庐题名“渔隐山庄”，后又作《陈氏渔隐山庄序》。

范姚夫人原以为既已下乡，就能避开生日的喧嚣，但事实上，崇敬她
的人群远远超出了南通城的地域范围。4月25日下午，石港各界为她举
行生日祝贺，“备办素餐，就文山瓣香楼为之称觞（按：意为举杯祝酒）”。
前来庆贺的嘉宾，除了前文提及的张慕昭女士，还有李兆萱女士、李振麟
女士等。当地各界代表有三区党部宗也陈、第七区公所张荦如、石港小
学陈举涓、商会张伯礼、民教馆沙仰三及石港社记者朱济舟等，共十余
人。酒半酣，由张荦如、陈举涓等起立致辞，之后由各代表相继进觞。觥
筹交错，尽欢而散，并摄影纪念。据载，当天上午，范姚夫人还参观了当
地的教育机关，并在石港小学发表演讲。

经查，李兆萱（1906—2007）生于南通城，1919年入学女师，就读于
北京大学预科及中央大学，后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教授。
李振麟虽不见其简历，但由范姚夫人《送李振麟游学美洲》诗推测，李亦
似为其高足。

被范姚以“硕学而有用”称赞的张荦如、陈举涓兄弟为陈稚樵之子，
是名震一时的石港闻人。张荦如曾任石港区长，陈举涓则为县临时参
议会议员。可惜的是，南通沦陷期间，曾经满口仁义道德的张荦如竟卖
身求荣，一度出任伪南通县长，成了一名为人不齿的汉奸，但这些都是
后话。

范姚夫人不仅是南通范氏家族的贤妻良母，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文
人，更是通州一邑为人尊敬的教育家。她兴创女学、作育英才，广受学子
与社会各界爱戴。虽然她因“国难未已”等因婉拒做寿，甚至为此避寿石
港，但仍无法拦阻众人在其七十寿辰之时表达祝福与敬意。

是年孟夏，其受业弟子罗玉衡、侄孙女范北强及同事、学生代表等
人，特意在南公园千龄观为业已返城的范姚夫人补祝生日。虽说有违她
的本意，但范姚夫人仍然被众人的真诚所感动，对此，曾有诗《玉衡、北强
及卅年新旧同人诸君与学生代表，（为余七十生日）补祝于千龄观，赋谢》
记之：

千龄楼上醉霞觞，孟夏南风麦正黄。
少长朋侪欣宴集，师生歌舞兴何长？
厕身教育惭无补，厚味交情喜欲狂。
回忆月圆花好事，十年家国感沧桑。
诗句中的“回忆月圆花好事”，是指在她六十岁生日时，校中师生曾

作“花好月圆人寿”表演。
此外，又有顾怡生、顾时辅、曹君觉等人以诗文为之贺寿。而罗玉衡

及其侄孙女范北强等人，还拾掇她历年所作诗词，编成《蕴素轩诗集》，并
集资设法在沪印行。

范姚夫人与石港的故事至此并未结束。1937年 8月13日，淞沪会
战爆发。四天后，南通基督医院等处遭日军空袭，引起一片恐慌。于是，
就在这年入秋后的一天，范姚夫人离开了战云笼罩的南通城，避居百里
之外的如皋东乡马塘。在此期间，与她有着三十年深厚情谊的张慕昭女
士每年都要接她到石港小住。就如范姚所记：“自避乱以来，于兹四载，
慕昭弟每岁亲迎，情谊备至”，而范姚亦赠诗“慕昭贤弟”。至于当年请她
题名“渔隐山庄”的陈稚樵，也常接她去散心。1939年年底，范姚夫人来
此并留有诗作《渔隐山庄岁暮杂感》。而后又以“邀我避乱特青眼，高风
古谊干云霞”等诗句，表达谢意并祝福稚樵老翁。直到1940年秋天，范姚
夫人因身体原因而不得不返城。

石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一代代人来来往往，虽说不
乏名人足迹与经典诗文的流传，而范姚夫人与凤凰宝地、渔湾水乡的连
接，又为这片土地刻下一道深深的人文印记。

1927年6月，上海《时报》等报纸
陆续刊出一则令苏北人震惊的消息
《韩国钧被扣留》——6月3日，海安名
人韩国钧于如皋遭到扣留。此为旧
闻，知者不多，兹录如下：

如皋来电：各报馆钧鉴，反革命派
韩国钧历次贪图利禄，勾结军阀，造成
几次战争，滥发七百万公债，荼毒苏
民。卸任之时，不办交代，即行逃走。
此次复助孙逆传芳军饷数十万，攀留
周逆荫人，保护其海安私产，以致逆军
得延残喘，而江北人民流于万劫。其
反革命“事迹”昭彰，在人耳目。该逆
本日潜经如皋，希图逃往上海，经本党

部侦悉，请由县政府将其扣留，望我江苏
民众群起向中央政府江苏省政府提起控
告。俾此等反革命派之贪官污吏，得就
法纪，实所期盼。中国国民党江苏如皋
县党部江（三日）。

文中关于韩国钧作为污吏贪图利禄
的说法并无佐证，实为误作，但是“勾结
军阀”有迹可循。韩公自订《止叟年谱》
记述，1927年年初，福建前督军周荫人
率部从如皋来到海安。另一个军阀名将
毕庶澄带军8000人从上海撤往江北，经
过海安。4月6日，孙传芳的部队攻陷泰
城，城中遭劫，惨不忍睹。泰州文人袁康
侯（《神州日报》主笔、《江苏通志》分纂）

被害离世。大军从泰州撤往淮安，又途
经海安。一时间，海安驻军4万人，无地
可居。地方支应所无暇应接，准备解散，
韩公出面维持，又与孙部联军谈判——
确保联军于25日撤出海安。26日午
后，国民军接管海安。随后，韩公与国民
军旅长李明扬会晤。两人商谈北伐事
宜，想法一致。

韩公与军阀的确有接触，实属无
奈。维系海安百姓安危，避免泰州悲剧
重演，才是韩公的初心。会晤联军将领，
主要目的不是保护韩家资产。可惜当时
信息不对称，才引出韩公作为“污吏”被
扣一事。6月2日，韩公乘舟赴通，欲往
上海。次日夜间，他到达如皋丁堰。早
年，他任省长期间，沙元炳、陈端诸友于
丁堰兴办纱厂，还得到韩公支援。不料
当日，他在丁堰遭到不幸。有人手持如
皋县长乐济安名片邀请韩公前往县署。
韩公被骗至如皋，连夜见到乐县长，才知
有人控告他。“有人”是谁？《止叟年谱》不
曾写明。革命人士葛显功《我所知道的
如皋早期党的活动》回忆，1927年多名
共产党员打入如皋县国民党党部，包括
葛显功等。葛显功等人知道韩公见过联
军将领，但不知他与北伐军也有交往，于
是便趁机扣押韩国钧，将其押送给县长
乐济安。韩公暂住县署西花厅。时有一
个公职人员李俊如，悄悄拜谒韩公，愿助
其离如。韩公写好密电，李俊如连夜赶
往海安，发电至南京国民政府高官钮永
建（潘逸尘《韩紫石过如皋被扣记》）。钮
永建与韩公是好友，即刻下令放人。4
日，驻如杜团长将韩公接走。5日，韩公
前往南通，拜谢伍师长，才知张謇哲嗣张
孝若也为他鸣不平。

韩公离如，不明真相的部分如皋人
士仍不肯放过他。1927年 6月15日，
《民国日报》刊出《反对释放韩国钧》：

如皋旅宁同志会通电：上海《民国日
报》转各报馆公鉴，查反革命派韩国钧，附
逆有年，屡造战端，荼毒苏民。此次匪军
盘踞江北，攀留周逆荫人，设司令部于其
海安私宅，不惜为虎作伥，迹其罪恶，罄竹
难书。本月三日，潜经如皋，冀循上海，经
如皋县党报侦请县政府扣留，并由县党部
通电：谓其反革命“事迹”昭彰，应请江苏
民众群起向中央政府江苏省政府提起报
告在案。敝会方幸贪官污吏，难逃法网，
反动分子，就惩有日，孰知事隔一夜，即经
释放，既未呈请上级政府提交公判。一擒
一纵，事同儿戏，此中弊窦，不言可知，而
县党部放弃监视责任，徇私舞法，玩视党
章，责有攸归。弊会除提起严重抗议，并
请党部彻查如皋县党部舞弊情形，依法惩
办外，特此电达，如皋宁通同志会叩。

反对未有结果，扣押对于韩公的打击
很大。他作有《五月丁堰道中书感》两首
七律诗（阴历五月，即阳历6月），多处用典
故，宣泄心中不平。数月后，即1927年11
月12日，《琼报》刊出短文，交代了韩公的
下落：

齐卢时代之江苏省长韩国钧，自遭如
皋一劫，即隐居沪渎，杜门谢客。其始寓
居卡德路祥福里，嗣以房屋狭小，移居法
界天文台路。兹悉，昨已返海安原籍，有
终老田园之意矣。

史实佐证，这则报道显然“目光短
浅”。韩公回归故里，从未终老田园，而是
拒任伪职，又会晤刘少奇、陈毅，支持新四
军东进。1942年，韩公离世。在解放区，
刘少奇为他主持追悼会，陈毅为他致悼
词；在国统区，众多国民党政要纷纷悼
念。其时，一个国民党头目唁电韩公家
人，赞其：“高年矍铄，盖世耆贤，斥寇氛于
海隅，伸大节于暮齿，昭彰正气，举国钦
崇。”盖棺定论，韩公当年“贪官污吏”一
说，当是误会无疑。

今天从南通市去南京，乘火车一个
半小时可达；如果乘长途汽车，每个把小
时即有一班，时间最长也只约三个小时
可达。

但在清代末年，南通人要去江宁，即
今天的南京，却大不容易。《张謇全集·第
六卷》中的日记，曾详细记下了他青年时
代去江宁的经过。

张謇第一次去江宁是同治九年
（1870）七月，那时他已经是通州儒学
的生员了。当时他为了历练一下见识，
于是陪私塾老师宋紫卿先生去江宁应
考乡试。张謇未留下那次去江宁的文
字记载。

张謇是从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
写日记的。今天能见到的日记从该年的
阴历九月四日开始。

曾于同治九年来通州任知州的桐城
人孙云锦，在通州时兼任州学督学之职，
对生员张謇的才学十分赏识，有意提
携。同治十年(1871)，孙离开通州调往
江宁发审局任职。同治十三年（1874）
阴历二月，他命仆人来通，邀请张謇前往
江宁入幕，为他处理日常文案。江宁乃
人才荟萃之地，有知名的书院，名师甚
多，这也是一次深造的极好机会。张謇
欣然同意，即随来人一同前往江宁。张
謇于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段旅程。

二月十八日。午后到通州南门码
头上船。船是雇来的。船上有客十数
人，船舱中有铺可睡，也有书桌可供读
书、写字。

船从北濠河进入通扬运河向北航

行，当晚船停于三十里，即今之平潮镇。
十九日。天亮开船，上午经白蒲，于

午后到达如皋县城码头。如皋有张謇许
多同窗好友，趁船停泊的机会，张謇上岸
到友人少轩家，不多时县城中的同学闻
讯纷纷赶来相聚。晚饭后返船，行到城
墙北门，城门已关，经呼叫后才开了城
门，回船时已斜月初上。

二十日。午刻挂帆，船行至海安县
城又要停泊。张謇登岸入城会友。到友
人朗轩家叙谈。张謇这次来到海安的消
息已在同学间传开了。在当时的通州学
界，张謇诗文才学已为人们所钦佩，颇得
人望。得知他到来，远近同窗好友纷纷
前来看望，且“集书者纷纷猬集”。张謇
与友人们约好等第二天再相聚。晚饭后
返回，夜宿船上。

二十一日。早起，友人来到船上邀
请进城。这天友人崔鹤洲特在城中涌盛
茶馆招待张謇喝茶，众人赶来相聚。聚
谈中，张謇应李春溪、孙伯安、徐瑞夫、季
远亭等人的要求，当场书写楹联及扇
面。午饭后回船，当晚船停泊于大米
镇。睡前张謇立于船头眺望，只见“墨云
半天、微露墨点”，许久才回舱就寝。

二十二日。连日疲惫很久方醒来，
发现船已到海陵（今之泰州）了。下午坐
于船舱内案桌前录《二十四家文稿》。当
晚船泊于白塔河镇。

二十三日。挂帆船行。午前船到江
都仙女庙，遂停泊。

仙女庙是个大码头，这里是通扬运
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叉口，由此向南可

通长江，向西可去扬州。该船因事要停
泊一天。张謇拟下船独自去扬州访友，
与船主相约在扬州城外钞关碰头。

张謇下船后觅了一处饭店。吃过午
饭租了一辆马车去扬州。

车经董家沟桥、西洋沟桥、万福桥。
沙土路很不好走，一路“日炙风熏，沙深
路凸”。到扬州城小东门下车时“口耳鼻
舌皆尘垢矣”。

找到一处茶馆小憩，然后进东关到
位于城北的甘泉学署找到香谷老丈，晚
宿香丈处。

二十四日。由友人陪同游扬州城北
的天宁寺，至平山堂谒史可法墓，登梅花
岭。游毕从北门入城回学署。

二十五日。去城外运河边码头，船
已泊在岸边等候，上船行。途中顺风扬
帆，闲坐舱中回忆两日来的扬州之游，
思绪万千，遂伏案展开稿纸，不久诗稿
已成：

扬州
江淮锁钥一城遮，盐铁东南控引赊。
夹道但传隋帝柳，侑觞何止魏公花。
嵯峨卪戌官仍好，憔悴烽烟俗更华。
却为时平增太息，旁人只道玉钩斜。
夜，船抵泊京杭运河之口的泗源沟

港。张謇下船步行至江口，遥望长江，至
雨来才返船。

二十六日。清晨，船离港进入长
江。江面风大，船工操舵困难，至黄天荡
风力更强劲，船身剧烈晃动，以至于舵柄
折断，船失去方向。正当危急时，附近一
载草之船赶来相助，将张謇等船客移上

该船，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这天，船停靠于江宁东北江边的燕

子矶。张謇上岸沿着江岸散步。路径崎
岖，远近时闻村落农家传来阵阵鸡犬
声。直到暝黑才找到原船。当晚于船舱
中写成诗一首：

谒明史阁部墓
攀号已失鼎湖弓，天意江河日向东。
四镇从容看跋扈，尺书憔悴见孤忠。
冬青麦饭人谁托，燕子春镫曲自工。
泪血年年消不尽，春来犹化落梅红。
当晚，船停泊于江边的草鞋峡。
二十七日。晨，船西行到达江宁下

关码头，下船登岸。与仆人雇了一辆车
进仪凤门，找到一家名为“玉和”的茶馆
小憩。上街理了发，去访友，然后在友人
陪同下至位于秦淮河南岸的剪子巷孙云
锦住地，才算结束了这段艰难旅程。共
用整整十天。

当晚与孙师作了长谈。张謇从书箱
中取出近年来的作品诗集《焚余稿》，孙
师看过后不以为然，告诉张謇，还应多多
研习八股时艺，“诗勿多作，当为自家养
才”。张謇点头称是，日记称“教诲拳切，
安忍不从”。

这一晚，孙云锦为张謇安排了工作，
是为孙师处理日常文案。有空余的时间
可以去书院读书以进一步深造。江宁有
钟山书院、惜阴书院等著名书院，孙师建
议张謇去投考，同时已为他准备好了投
考所需的材料。

从此，张謇在江宁安顿下来，开始了
他的幕僚、读书生涯。

提到通州的油坊业，大家便会想
起二甲镇的几家大油坊。

如创设于清光绪初年的龚义盛油
坊，养牛20头左右，碾石约重万斤，是
一家典型的牛拉石碾碾豆、人工打油
的油坊。清光绪年间开设于镇南定兴
桥的鼎隆油坊，拥有20匹立式柴油机
1台、油箱28部，雇职工50多人，有房
屋70余间，资金10万余元。这两家
油坊与包场西的顺成油坊和合兴镇的
姜德茂油坊，合称“南通东四坊”。开
设于民国初年规模较大的油坊有陆裕
泰油坊，拥有45匹柴油机1台、碾米
机2台、油箱32部、职工近70人；陆裕
民油坊，有油箱16部、职工近60人；
德兴隆油坊，有厂房50余间、油箱16
部、轧花机8台、碾米机2台，雇工人
近70名。

距二甲镇西四五里地的余西镇，
也开设有一些油坊，其中的曹恒兴、朱
竞成油坊规模较大。这里要说的竞成
油坊是由竞元猪行发展起来的。竞成
油坊的坊主为朱竞元。朱竞元身材魁
梧，常着宽袍大袖的布衣，双手过膝。

民国初年，朱竞元在余西南街开
设肉铺，只有一间店面房。开始，因肉

铺资金有限，农民不肯将猪赊欠给他，但
他经营有方，肉铺生意越做越兴旺。他
每天只宰杀一两头猪，老百姓都争先恐
后去他的肉铺买肉。待他肉铺的猪肉卖
完以后，其他肉铺才逐渐动销。虽然他
的肉铺生意好、竞争力强，但他能顾全同
行，主张有饭大家吃，不欺行霸市、大鱼
吃小鱼。

朱竞元在开设肉铺的同时，还在余
西东边高桥河南开设猪行，雇佣不到10
名员工，每天收买从里下河水运过来的
猪。一般每船载三四头猪，经过他的猪
行过秤，在猪身上剪毛做记号，收入圈
内。根据过秤的结果，算出每条船上的
猪的总重量，随即将现款付给外地客商，
客商领款后便开船离去。而当时距余西
东20里左右的四甲的猪行，因资金不
足，客商来了，也拿不出现款结清账目，
只好挽留客商住宿吃喝。比之竞元猪行
的信誉、盈利等情况，当然是相形见绌。

与此同时，余西附近各集镇及县境
外海门、启东、崇明等地，每天用小车到
余西来买猪的也络绎不绝。朱竞元便利
用竞元猪行收买卖双方的佣金，再加上
其他收入，盈利日积月累，家中财富越聚
越多。他家的账房与南通城内的银行、

钱庄都有往来，他还有一个名叫“刘拐
子”的土律师。海门下沙一带的客商如
欠款不还，朱竞元便指使刘拐子向当地
政府控告，直到货款到手为止。本地肉
铺前来猪行买猪者，到了猪行，主要靠眼
光向圈内选择，认清是“七杀”还是“八
杀”（即一百斤毛猪可出七十或八十斤
肉），买卖双方谈妥后即由圈内将猪拖出
过秤付款。如现金不足，可通融一下欠
少许。但必须在下次来买时将前款结
清，方能洽谈购猪事宜。

有竞元猪行为后盾，当时余西肉铺
的生意很好。邻近各集镇到农历年底，
常有成群结队的人到余西来买猪肉，余
西镇上各家肉铺的生意都很好。竞元猪
行也愈加兴旺，积累了更多资金。于是，
朱竞元便花了六七千元将余西街西边的
仁昌当铺买了下来。将北边房子作为住
房，南边房子开设油坊，即竞成油坊。又
在河西造了四关厢栈房。栈房南边开一
汪水池，供牛夏天洗澡。

竞成油坊拥有碾子两座、榨油箱24
套。由12个打油师傅负责，分三班打
油，每天出油千余斤。油坊内养水牛12
头，专供两座碾子使用。作为原料的大
豆，都是批量采购回来，堆存在栈房内。

牛吃的草料，也是每年由外地购进。除榨
豆油外，油坊每年也加工少许菜籽油，以
满足农民的需求。

民国十五年（1926）后，竞成油坊采购
机器，榨油时不再使用碾子和牛了。而二
甲的陆裕泰油坊直到1938年时才用机器
榨油。另外，竞成油坊在二甲的鼎隆油坊
中也有投资，可见当时两处经济联系比较
密切。

朱竞元本是一普通市民，依靠本人的
勤劳俭朴、恪守信用、诚实经营、运作灵
活，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天时地利人和之
便，使企业日益发展壮大，本人也终于成
为通东地区一大富翁。朱家鼎盛时，拥有
良田千顷及市房、住房数百间，累计资金
数十万元。数十万元的款项，现在看来不
是一个大数目，但在20世纪20年代却是
一笔巨款。当时，白米每石仅售六七元。
而著名徽商“程谦益堂”破产时，资金也就
五六十万元，可见朱竞元当时算得上富甲
一方了。

朱竞元殁于民国十六年（1927），享年
近八旬，这在当时可算是长寿了。其子朱
善余，在海门包场西开设顺成油坊，为“南
通东四坊”之一，后卖给了唐闸大达公粮
行朱伯晖，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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